
娱乐06 版 |

上头条，找中国新报

China new newspaper

【文汇报】今年以来，在电视屏幕上，我们隐约看

到一种“工业叙事”在默默地崛起。比如最近热播的《麓

山之歌》《沸腾人生》《大博弈》等电视剧里，久违了

的工厂的厂房、蓝色的工装……均出现在屏幕上。不过

当前这些带有工业色彩的电视剧，似乎更多停留在“工

业题材”的类型框架内，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叙事方式来

超越题材类型，让人们对“工业”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

也不足以引发人们对于“工业叙事”的集中讨论。

但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工业叙事一定会是其中

的重要基础。因此，当这些自觉选择了工业题材的电视

剧出现在屏幕上时，理解分析这些电视剧的特点，探讨

其发展方向，也是评论者特别需要关注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工业题材电视剧的出现，在题材

上，如果说它不是对一段时间以来“霸屏”的悬浮“职场剧”

的一个有力阻击，至少也是对这一题材类型越来越苍白

无力的有效补充。

现在所谓的职场剧，大多是写字楼里的“职场”。

诚然，写字楼的生活构成今天年轻人生活的一个主要场

景，但工厂，却是支撑着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场域，是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支撑性力量。大众文化领域的职场剧，

几乎本能地会选择靓丽的街景、高级写字楼、标准的工

作间、温馨的咖啡馆等等，作为呈现的物质对象。在一

段时期内，这些职场剧确实塑造了一个个白日梦，给了

很多年轻人进入大城市工作的动力。而随着越来越多的

青年走向“职场”，白日梦逐渐变得“悬浮”——青年

们早就发现，没有人天天在宜家的样板房里谈恋爱，也

没有人天天上班就是喝喝咖啡以及勾心斗角。也正由于

此，各种工业题材电视剧的出现，让我们在甜腻腻的大

众文化中，“看到”了中国生活的不一样的场景，看到

了工业化的大厂房以及在厂房里工作的工人。当这些与

城市白领不一样的景象与人物形象出现在屏幕上时，从

题材到视觉，它们都是新鲜的，也都是有着新的可能空间。

但能不能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异军突起，创作出中

国式的工业叙事，工业题材的电视剧恐怕还有着很长的

路要走。

当前的职场剧很多被吐槽为“悬浮”——创作者对

自己所写的电视剧所涉及的具体行业不熟悉，恐怕是根

本原因。比如《玫瑰之战》，虽然有美剧《傲骨贤妻》

做故事基础，但太脱离中国场域的律师行业竞争逻辑与

办案流程，再怎么有大牌演员都救不了场。而我们的工

业题材电视剧，目前可见，好像在创作方法上也仍然延

续着职场剧这一“类型剧”的创作模式。比如说《沸腾

人生》，感觉上就是把职场的故事，放到了工厂这样的

一个特殊场景之中。虽然有工厂场景以及工厂的发展历

程作为背景，但故事重点还是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创作思路上。现有的工业

题材电视剧，大多延续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情感模式，过

于强调企业家的个人奋斗，强调企业家精神，而忽略了

工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工业的崛起，不

仅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来自各级政府的推动，

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家与其团队的集体拼搏。没有工

人团队与工人集体的贡献，只有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不

了中国的工业叙事的。

比如电视剧《大博弈》。在这部以某大型重工为原

型的作品中，周梅森塑造的孙和平、杨柳与刘必定三个

企业家，围绕着谁能控制重卡全产业链的博弈，本身是

非常精彩的。编剧在这部电视剧里塑造了三种不同的企

业家：孙和平是当代国企改革的代表人物，改革之初即

锐意进取，改变国企生产效率低下的毛病，并不断扩展

企业发展空间；刘必定是草根崛起的代表人物，擅长资

本运作，虽不乏坑蒙拐骗之弊，但总的来说也是要把中

国企业做大做强；杨柳作为国有企业集团老总，更为看

重集团的整体利益，不但是要兼顾集团内部落后生产力

与先进生产力的平衡，更不能容忍孙和平把企业一做大

就要脱离集团。这三个人的较量，既是不同类型企业家

的较量，也是不同个性的企业家的较量。也因此，我们

在剧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家的个性，是企业家克服重

重困难，突破重围的勇气。但是，除去口号般的“减员

增效”“扩大融资”之外，我们看不到企业家所要经营

的工厂的故事：看不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什么原因造成

了工厂的困难重重，看不到工厂如何革新就能从濒临破

产迅速脱困很快在香港上市，更看不到工厂员工如何参

与企业革新的过程。在该剧叙事逻辑中，似乎只要大家

一持股，工厂产品的技不如人就能完全克服。这对今天

熟悉中国工业艰难成长过程的年轻观众来说，是缺乏说

服力的。

相比之下，《麓山之歌》在这方面有很大突破。《麓

山之歌》也是以某重工企业为原型，开篇也是企业在不

得已的情况下要剥离不良资产，以“重工换金融”的方

式来挽救企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非常清晰地描

述出工业企业面对的现实问题：产品的核心技术由外企

掌握，一旦企业对这一核心技术形成依赖，外企就通过

迅速提价的方式，抬高生产成本；而中国企业在核心技

术上有一点突破，外企就毫不手软地继续以降价的方式

挤占市场。在外企的步步紧逼之下，在《麓山之歌》里，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企业领导的思考与拼搏，也有从工程

师到工人队伍整体面对国际资本围追堵截的不甘心。在

电视剧中，从宋春霞到金燕子两代的一线工人，不仅是

出于对生长于斯的工厂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出于对自己

所掌握的工业技术的热爱，凭借自身的技术能力，助力

企业突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完成重装工厂的新生。在这

里，工人们不再只是每一个上任的厂长、书记因为“减

员增效”所要解决的“麻烦”。他们不只是被动等待施

救的“困难群众”，而是因热爱技艺而自强不息的新工人。

当我们看到，在国外企业的重重干扰之下，宋春霞仍然

克服种种障碍，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高难度的车工工作，

让外国资本收回对中国技术的指控，我们不能不对“大

国工匠”产生油然而生的尊重。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尊重工人群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的叙事，让《麓山之歌》在年轻观众中收获了许多赞誉。

如果说原来的观众群体，对于改革英雄有很大的好奇心，

但在今天新的社会环境里，年轻观众对于独树一帜的改

革英雄，恐怕不会再有那么好奇。《麓山之歌》里高扬

着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每一个普通个体的主体性与创

造性的尊重，恐怕是与今天青年观众沟通的密码吧。

从某些意义上说，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几乎必

然会“自动”选择“类型剧”的架构。因而，我们现在

看到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很难一下子摆脱类型剧的框架，

也很难立刻突破原有的情感逻辑。但中国毕竟是有着现

实主义文艺创作传统的国家，其文艺创作方法的多元性，

还是给我们突破以精巧编剧法为支撑的类型剧的可能空

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当“中国

式现代化”引领我们去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的创

作者，回到现实本身，理解工业企业自身的运作逻辑，

寻找当下工业题材与青年观众沟通的思想桥梁，工业叙

事也许会创造出中国电视剧的新空间。

（陶庆梅，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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